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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线路视野下明清云贵走廊“路诗”研究 

张中奎
1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贵州古代文学史研究,从现有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以贵州为单位的省域文学研究;以黔中、黔北、

黔西北等为单位的地域文学研究;以著名文化世家为中心的家族文学研究;以族属为单位的族别文学研究;以知名文

士为中心的作家个案文学研究,等。文士过境云贵走廊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被人为割裂划入该作家所属省份、地域、

家族、民族、流派等范畴的文学史,从文化线路层面论述道路文学的研究成果鲜见。从文化线路视野去探究云贵走廊

道路文学遗产,特别是道路诗歌的作者类型、路景、内容及特点,提供有别于贵州地域文学史或文化史研究的“路域”

文学研究新路径,践行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道路文学 “路诗” 文化线路 云贵走廊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21)11－0062－13 

一、引言 

“路诗”，是道路文学的一种文体。狭义上指出门在外的文士，以旅途沿线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为素材，结

合个人感受，在旅途中撰写的诗、词、散文、小说、楹联等;广义上还应包括道路沿线流传的与道路、旅人有关的民间故事、民

间谚语、民间歌谣、神话传说、民间戏剧等。诗人行旅，沿途所见美丽的自然风光、特异的人文景观、多彩的民俗风情，充实了

诗歌的内容，丰富诗歌的文化内涵，提升了诗人的艺术境界。 

贵州建省以后，经济社会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从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以来开通的湖广经贵州入滇的驿道(又称

之为入滇“东路”或“中路”)，更是成为连接楚、黔、滇及东南亚各藩属国的交通大动脉。这条驿道，杨志强等称之为“苗疆

走廊”，具体“起于湖南洞庭湖畔的常德，沿水陆两路溯长江支流的沅江而上，经桃源、辰州(沅陵)、沅州(芷江)、晃州(新晃)

等地，进入贵州境内;过平溪(玉屏)，然后在镇远改行陆路，经偏桥(施秉)、兴隆(黄平)、清平(凯里)、平越(福泉)、新添(贵定)、

龙里、贵州(贵阳)、威清(清镇)、平坝、安顺、普定、安庄(镇宁)、关索岭(关岭)、安南(晴隆)、普安等地入云南，再经平夷(富

源)、沾益、曲靖、马龙、杨林(嵩明)至云南府(昆明)”[1]。应该说“苗疆走廊”不足以涵盖这一走廊所涉及的地域，从自然地

理角度将这条走廊称之为“云贵走廊”更为恰当。 

按《文化线路宪章》，“文化线路”作为“世界遗产”“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服务于特定目的，并生成与之相关的共同

特征的文化价值与遗产资源，作为一个具有内在独特动态机制的历史现象，它不依靠人的想象和主观意愿来创造，却反映了不同

文化群体的相互影响。”
[2]
可见，云贵走廊作为一条文化线路是确凿无疑的。迄今为止，贵州古代文学史研究主要是以贵州为单

位的省域文学研究;以黔中、黔北、黔西北等为单位的地域文学研究;以著名文化世家为中心的家族文学研究;以族属为单位的族

别文学研究;以知名文士为中心的作家个案文学研究，等。文士过境云贵走廊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被人为割裂划入该作家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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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地域、家族、民族、流派等范畴的文学史，尚未有从文化线路层面论述道路文学的研究。 

明清时期云贵走廊多元的思想文化碰撞与交汇，为“路诗”作者类型的多元性、诗歌内容的丰富性、诗歌特点的复杂性创造

了条件。“路诗”不但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有着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从文化线路的视野去研究明清时期云贵走

廊的“路诗”，显然是一个跨地域的“路域”文学研究新视角，同时也践行了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理论，有利于打破聚焦贵

州诗人论贵州诗歌之藩篱，重视宦游诗人、行旅诗人、贬谪诗人对贵州诗歌的贡献及影响，将贵州诗歌史置于本土文化与客籍文

化融合互动的视野中、去阅读与审视，促进“以诗文证史”的现代转换，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与意义。 

二、“路诗”作者类型 

文士出门在外，旅途中大多以诗歌来写景、状物、抒情、记事等，把诗歌作为表情达意、抒情言志的通用文学体裁。明清时

期云贵走廊的“路诗”作者，依据籍贯、社会身份、流寓动因或贬谪成因等可分为本土诗人、宦游诗人、行旅诗人、贬谪诗人，

其类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一)本土诗人 

明清时期，在云贵走廊往来最为频繁的应该是当地百姓。他们通过驿道赶考、谋生、公干、经商等，或者在走廊的某一段频

繁地往来，进行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活动。从驿道沿线镇远、黄平旧州、青岩、郎岱等历史文化古城古镇，可以想见当年人流络绎

不绝的景象。但是，大部分当地百姓在驿道沿线的往来活动并没有通过文字记录在案，在文字世界中处于“失语”状态，仅仅是

其中部分本土籍有功名的文士和任职他乡的官员，通过诗文记录下来(详见“表一”)，使后人得以管窥明清时期云贵走廊人群

往来流动的盛况。 

这些本土诗人，有邱禾实、谢三秀、潘润民、潘骧、吴中蕃、田榕、潘淳等知名诗人，有郑珍、莫友芝等著名学者，还有陈

法、唐炯、陈夔龙等地方督抚，大部分诗人是明清时期沿着湖广驿道走出去的黔籍精英，他们中过举人或进士，任过知县、知府

或翰林院编修等官职，诗文成就较高，在贵州文学史、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表一:明清时期云贵走廊本土诗人统计表 1 

诗人 籍贯 社会身份及其他 

刘瑄 普安州（今）安） 明代贵州建省科举史上第一位举人，教谕 

熊祥 偏桥卫（今施秉） 进士，广西按察司佥事等 

艾世美 麻哈州（今麻江） 拔贡,历任马（训导、庐陵教谕、松滋知县等 

刘邦基 麻哈州（今麻江） 麻哈州（今麻江）岁贡 

傅忆 瓮安 诸生（避祸入黔） 

李佑 清平卫（今凯里） 进士，宜宾知县等 

李廷正 镇远府（今镇远） 举人，雅州知府 

邱禾实 新添卫（今贵定县） 进士，翰林院检讨、左庶子等 

余兴贤 兴隆卫（今黄平） 举人，知府 

葛镜 平越卫（今福泉） 平越卫指挥（历 30年建葛镜桥） 

潘润民 贵州前卫（今贵阳） 进士,礼部主事、广东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等 

潘骧 贵州前卫（今贵阳） 潘润民仲子，贡生，明遗民，南明时任云南罗次知县，四川崇庆知州 

杨通宇 偏桥卫（今施秉县） 举人，历任知县、御史、知府等 

谢三秀 贵阳 贡生，教谕，被誉为“贵州第一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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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崇召 平越卫（今福泉） 举人 

吴中蕃 贵阳 举人，历任知县、知府等，黔中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 

陈南 偏桥卫（今施秉） 清代进士，历任知县、大理寺卿 

王瓒 贵阳 进士,任监察御史等 

张云霱 偏桥卫（今施秉） 举人 

田榕 玉屏 举人，历任宝山知县、安陆知县，与潘淳友善 

潘淳 平远（今织金） 进士,任翰林院检讨，京师人称“潘诗陈文” 

陈法 安平（今平坝） 进士，历任知府、巡道等，与孙嘉淦、李元直号为“三异人” 

越珃 贵阳 举人 

傅玉书 瓮安 举人，安福知县,后授徒以终,戏剧家 

陈澂 安平（今平坝） 进士,任知县 

魏纯 平越（今福泉） 拔贡,官教谕 

倪本毅 开泰（今黎平） 举人，任开州训导、浙江乐清知县等 

赵本敭 瓮安 举人，历任甘泉、通州、江宁诸州县 

林锤楫 开州（今开阳） 举人，任安徽太湖知县 

朱凤翔 开泰（今黎平） 拔贡,任敦煌知县等 

修武谟 永宁（今关岭) 举人，讲席 

李维寯 麻哈州（今麻江） 拔贡，教谕 

史胜书 黔西州（今黔西） 举人，吴嵩梁徒,与戴粟珍并称“二妙”诗人 

戴粟珍 清镇 举人，吴嵩梁徒,与史胜书并称“二妙”诗人 

郑珍 遵义 举人,任荔波训导等“宋诗派”代表“西南巨儒”，学界公认的清代第一流诗人 

莫友芝 独山 曾任曾国藩幕僚“宋诗派”代表，与郑珍并称“西南巨儒” 

莫祥芝 独山 庠生，曾任江宁知县等 

黎兆勋 遵义 补诸生,历任训导、州判等,工诗词 

杨文照 贵筑（今贵阳） 举人,官内阁中书等，何绍基门生“黔南六家”之一 

廖云鹏 印江 候补知县 

唐炯 遵义 举人，历任知县、知州、巡抚等 

陈文政 贵筑（今贵阳） 贡生，教谕 

陈夔龙 贵筑（今贵阳） 进士，历任兵部主事、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 

袁思韠 贵阳 举人,任内阁中书保知府加盐运使，杨文照门人“黔南六家”之一 

钱衡 贵阳 拔贡,任知县、知州等“黔南六家”之一 

陶罇 贵阳 庠生,任通判、知县等“黔南六家”之一 

陈馨 贵筑（今贵阳） 进士，户部主事等 

金夏臣 独山 廪生，私塾教师 

杨恩桓 松桃 果勇侯杨芳孙，军功保府经历 

王敬彝 贵阳 
青年累试不第，曾为云南布政使李经羲幕僚，后任知州、知府等，民国初任贵州文献征集

馆副馆长 

 

(二)宦游诗人 

明清时期在云贵走廊旅途中创作“路诗”的诗人中，有大量非贵州籍的，正常赴贵州为官者，以及赴黔入幕谋生的文士，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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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游诗人。宦游诗人非被贬谪贵州，在心理上没有巨大的落差。有的宦游诗人属于获取功名后第一次被朝廷委任到黔省任职，一

路走来其诗歌中还难免有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文人情怀。 

相对而言，宦游诗人没有行旅诗人、贬谪诗人那么闲散自由，有时候会面临一些琐碎的事务处理。他们没有贬谪诗人那样遭

受朝廷政治惩罚的压抑、身心相对轻松，然而远离庙堂，仍然会有弃置荒凉的疏离感。宦游诗人入黔，带来不同的诗歌风格流派，

影响着黔省的诗风。“路诗”作者队伍中，宦游诗人数量可观(详见“表二”)，创作的诗歌数量较多，从这些诗歌中能管窥他们

流寓黔省的思想状况。 

(三)行旅诗人 

行旅诗人指的是在云贵走廊匆匆走过，在旅途中创作诗歌的诗人。对于云贵走廊“路域”文学或“路域”文化而言，行旅诗

人的影响力有其特殊意义。从一般的文学史视角，我们看到的是对一个作家一生创作的描述、评价及总结，对其在某地的创作或

许会浓墨重彩。但是，对于作家在旅途中的创作对当地文学或文化的影响往往难以兼顾。 

行旅诗人在云贵走廊漫长的旅途中创作诗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这些行旅诗人的身份各异，有政界高官如夏言、

伍文定、林则徐，有文坛领袖“前七子”之首的何景明，有正德年间的状元杨慎，有知名画家黄向坚，还有经世致用的经济学家

洪亮吉等。许多名气较大的行旅诗人，黔省文学及文化往往借助其创作的诗歌得以名扬天下。 

(四)贬谪诗人 

尚永亮认为“贬谪文学，大致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贬谪诗人在谪居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第二第三部分则是贬

谪诗人在谪居前后以及非贬谪诗人在送别赠答、追忆述怀时创作的有关贬谪的文学作品……”[3]据此，贬谪官员从被贬那天开始

到贬谪生涯结束，都算是贬谪诗人。 

“路诗”中所涉贬谪诗人有四位:萧显(直隶山海关人，明代书法家，明成化年间谪任贵州镇宁州同知)、杨慎(四川新都人，

明正德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编修，谪任云南永昌卫)、骆问礼(浙江诸暨人，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南京刑科给事中、南京工

部主事等，谪任云南楚雄知事)以及大名鼎鼎的“阳明心学”创始人王守仁(浙江余姚人，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两广总督、南京

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封新建伯、新建侯，谪任贵州龙场驿丞)。王守仁经云贵走廊到达贬谪地修文龙场驿之后，历经

磨难，乃有“龙场悟道”，创立阳明心学。王守仁在贵州期间创作的诗歌有 100多首，大部分收录在《居夷诗》中。王守仁在走

廊旅途中创作的“路诗”多有长歌当哭式的内容，如《平溪馆次王文济韵》《赴谪次北新关喜见诸弟》《兴隆里题壁》《武侯祠》

等。 

三、“路诗”中独有的“路景” 

明清时期，湖广驿道线路几经改易，在贵州境内以贵阳皇华驿为中心，西有清镇、平坝、普利、安庄、坡贡、郎岱、阿都田

(今晴隆北境)、白沙(今普安东北)、上寨(今盘州东北)、刘官屯、亦资孔 11 驿，长 550 里;东有龙里、新添、酉阳、杨老、清

平、重安、兴隆、偏桥、镇远、青溪、玉屏(原名平溪)，长 490里 4。据不完全统计(详见“表四”“表五”)5，云贵走廊“路诗”

数量明代有 80首，清代有 118首，这些保存下来的诗歌作者主要是当时朝廷派任或路过黔省的钦差、总督、巡抚、布政使、按

察使、学政、知府、知州、知县等大小官员，少部分为入幕的客籍文士、贬谪官员，以及本土籍有功名的文士或任职他乡的官员

等。 

考虑到《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编》的采诗编著者皆为晚清黔省著名的文化学者，他们选诗的标准除了文

学价值以外，还有古代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标准。例如，考虑作者是否有功名、官职等社会身份。此外，出于篇幅容量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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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数量的诗歌肯定被裁汰掉了。由于系私人搜集与整理诗歌，当事人时间、精力、财力、物力的有限，除了府厅州县“艺文志”

的诗歌未完全收录外，更多的诗歌还散落民间，存于家谱、私藏手稿中。尽管如此，他们对明清时期贵州诗歌进行搜集整理，使

得许多优秀的诗歌得以保存流传下来，其贡献至今无人能及。 

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

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4]在云贵走廊旅途中，文士常常能够从大自然获得审美的经验，并用诗歌表达、传播。仅目前有限的

诗歌史料统计(详见“表四”“表五”)，云贵走廊出现频率最高的景点是黄平境内的飞云岩(飞云崖、飞云洞、月潭寺)6，共有

14 首，今天名头最为响亮的黄果树瀑布，反而只有 6 首。“路诗”中呈现了云贵走廊美丽的路景，贵州作为山地省份，湖广驿

道沿线著名的山峰有玉屏山、石屏山、飞云岩、相见坡、香炉山(香炉岩)、关岭、象鼻岭、鸡公岭(鸡公背)、老鸦关等;著名的

水景观有氵舞阳河、涵碧潭、黄果树瀑布等;著名的洞穴有青龙洞、飞云洞、诸葛洞、仙人洞、冯虚洞(牟珠洞)、朝阳洞、碧云

洞等;著名的桥梁有祝圣桥、重安江铁索桥、碧波桥、葛镜桥、盘江铁桥等;在注重气节的古代中国，湖广驿道沿线的名人祠庙常

常成为文士凭吊歌咏的对象，如伏波祠、甘忠果公祠、武侯祠、鄂公祠、关索庙等。 

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农耕社会慢节奏的流动方式，明清时期许多文学大家在“云贵走廊”旅途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第

一，这些诗歌作品所涉及的景致描写分布于“云贵走廊”驿道沿线，是旅人途中所见之景，即线路限定了旅人所见之景。第二，

“云贵走廊”文化线路制造了特有的文学作品。在旅途中，路景与旅人情思相结合，创作了大量的“路诗”。第三，这些诗歌契

合于具体的历史场域与自然景点中。此外，还有两位诗人的诗歌恰好完整地连缀了云贵走廊的湖广驿道贵州段线路。其一是林锺

楫，贵州开州(今开阳县)人，他自嘉庆十九年(1814 年)二月从贵阳府贵筑县皇华驿出发到北京，沿途寄情风物，浏览山川，考

城郭之废兴，访英贤之事迹，所过驿程，随笔劄记，共作80首竹枝词，总称为《皇华鼓车竹枝词》。林锺楫在贵州境内创作的诗

歌有 12首，行走的是云贵走廊贵阳至常德方向，线路是皇华驿→图宁关(图云关)→龙里→牟珠洞→黄丝驿→酉阳驿→杨老驿→

清平(凯里)→重安江驿→偏桥驿→草堂关→相见哨→文德关→清溪→平溪驿
[5]
，然后出贵州地界。其二是王敬彝于光绪丁酉年

(1897 年)十二月到普安厅(今盘州)去扫墓，此次行程走走停停，时间一月有余。作者一路上作诗 36首，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收录在《柳瘿庵诗钞》中。作者行走的是云贵走廊贵阳至昆明方向，线路是贵阳→清镇→芦荻塘→安顺→镇宁州→

黄果树→坡贡→郎岱厅→茅河口→花贡→白沙→马鞍山→盘州 9，行走线路只差刘官屯和亦资孔两个驿站就进入云南地界了。晚

至清末，云贵走廊线路仍然是湘、黔、滇三地交通运输的主干道。 

四、“路诗”多元化的内容及特点 

中国古代诗歌按内容及特点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

喻诗等。但无论“路诗”的作者类型如何，诗人的思想是多元的，均可能写出不同内容的诗歌。此外，诗人行走云贵走廊获得独

特的审美感受，创作大量的诗篇，同一首“路诗”中极有可能囊括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旅途心境等内容。王夫之认为:“身之

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人青徐’

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6]山川入眼，方有山水诗;凭吊古迹，方有吊怀诗;人在旅途，方有羁旅诗;朋友酬唱，方有酬和

诗;身历苗疆，方有竹枝词。 

(一)描写自然风光的山水诗 

诸多文士途经云贵走廊，留下了众多的诗篇。山水诗以描写自然风光、乡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

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这些文士旅途中的即兴之作，既是文学史的幸事，也是贵州地域文化史的幸事。一般来说，

山水意象对行旅之人心态具有调适作用，也是最佳的倾诉对象。神秘旖旎的自然风光理所当然成为文士歌咏的对象，不但可释放

内心焦灼压抑的情绪，而且还给予独特的人生感悟和启迪，使艰苦的旅途充满着浓浓的诗意。因此，云贵走廊线路上的山水名胜

向来是诗人乐意探访之地，常引起风尘仆仆的旅人驻足咏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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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作为一个多山的省份，云贵走廊沿线的高山、江河、洞穴、桥梁、瀑布无奇不有，“路诗”常以此为对象抒发情感，佳

作颇多。这一类诗歌集中反映了旅途中的文士对于静幽美景的追求、闲适心境的抒发、社会现实的感慨、深厚情谊的表达。独特

的地理环境，古代交通不便，外部对贵州的了解不多，文士笔下的诗歌塑造了外界对贵州的认知，使云贵走廊的许多景点名声在

外。 

从相关文学史料看，明清时期云贵走廊最为著名的景点当数黄平的飞云岩(飞云崖、飞云洞、月潭寺)。由湖广经贵州到云南

及东南亚藩属国的驿道从飞云岩山门前经过，岩下修建有驿馆、月潭寺等建筑。明成化年间偏桥卫人熊祥的《飞云岩》:“争疑

云化石，不辨石留云。势欲开凝聚，形方幻郁纷。延溪迷暮霭，出岫弄斜曛。更爱飞泉落，宵中静响。”[7]诗歌把飞云岩描绘得

如同梦中仙境，令人神往。王守仁于正德三年(1509 年)离开贵州，经过飞云崖时恰逢月潭寺重建，受邀作文《重修月潭寺建公

馆记》，称“天下之山聚于云贵，云贵之秀萃于斯崖。”
[8]
万历朝郭子章任贵州巡抚时路过此地，也写有一首《飞云岩》:“万丈

辟岩局，浮云去复停。幻装螺髻碧，巧缀石痕青。老树清堪掬，飞泉静可听。凭栏舒远望，暂博客怀醒。”[9]这首写景之作，表

达作者身在官场，却向往着寂静的隐士生活。清代乾嘉之际的洪亮吉，出使云贵途中夜宿飞云岩，面对这一久负盛名的景观，亦

赋诗《飞云岩》一首，将云飞石动、石瘦云肥的美景挥洒笔尖，读者亦可管窥诗人飘逸、洒脱的个性，宽广的胸襟。“入门一径

生虚白，是石是云同一色。……平明待得云全出，始向山根搜石窟。乃知云亦无石奇，石转觉瘦云嫌肥。累累却似枝垂果，一朵

峰尤奇一朵。……出门云动石觉行，云脚送我来黄平。”
[10]
明清两朝，南来北往文士经过飞云岩，看到前贤留下不少佳作，常常

技痒难耐，踊跃创作，与古人发生文学创作互动，留下数百首诗歌，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因为文士的推崇，使“飞云岩文

学”成为了贵州古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现象。 

明代诗人谢三秀描写黄果树瀑布:“众流赴壑疾如梭，泻入层潭千尺波。素影空中飘匹练，寒声天上落银河。兀兀孤亭坐清

樾，征夫到此思超忽。隔川溅沫湿衣裳，对面惊涛竖毛发。君不见黄河万里愁吕梁，又不见夔门五月戒瞿塘。由来迭水亦太恶，

石湍幸不通舟航。咄嗟可畏宁尔耳，浮世人心险于水。”
[11]
诗人用夸张的手法，将瀑布比作一条白色的腰带挂在空中，像天上的

银河一样奔腾而下，从声音、气势上将瀑布的雄伟壮观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与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相媲美。“君不见黄河万里

愁吕梁，又不见夔门五月戒瞿塘”，将瀑布与奔腾浩瀚的黄河、波涛汹涌的瞿塘峡形成对比，极具夸张，颇有李白乐府诗的韵味。

此外，谢三秀有感于时事，由此借物起兴，感悟到险恶的人心更胜湍急的瀑布。这一类描写黄果树瀑布的诗歌还有许多，例如

《白水河》(邹一桂)、《白水河观瀑处寄书云南友人》(修武谟)、《观瀑作》(陈文政)、《白水瀑布》(郑珍)、《黄果树瀑布》(王

敬彝)等，不过，在自然景观更加丰富的古代贵州，黄果树瀑布显然还没有今天那么大的名气。 

云贵走廊秀美的自然风光随着岁月的沉淀更具魅力，诗歌将美丽的自然风光保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云贵走廊的水不同于

大江大河的水，诗人笔下多书写沿途水域两岸险峻的风光及幽静的环境，如“一派涵清浅，千峰划碧空。……学人猿揖让，避客

鸟东西”
[12]

。还有一些诗则表达旅途艰难的行程，如“匹马重嘶尾洒驿，漏天不漏见初日。……老鸦关上鸦飞绝，两角孤云一握

天”[13]。文士无论是为美丽的自然风光所倾倒，还是借景抒情，都足以释放自己，乐而忘返。 

(二)凭吊人文景观的吊怀诗 

吊怀诗以历史文化古迹景观为题材，借凭吊古迹、咏叹史实、缅怀先贤来达到感慨兴衰、寄托哀思、托古讽今的目的。诗人

对于走廊沿线人文景观的凭吊歌咏，实际上有着文化传播的意义。如果没有那么多诗歌凭吊走廊沿线的伏波祠、甘忠果公祠、武

侯祠、鄂公祠、关索庙等，这些人文景观里忠君爱国的名臣、克己奉公的能吏将很难被外界所知，会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古代文士，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儒家的入世思想根植在文人的内心深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们向往的

人生理想，“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明清时期，途经云贵走廊的文士不胜枚举，他们在旅途中，吟

诗作文，促进了中原文化在贵州的传播。镇远的甘忠果公祠是清代新出现的人文景观。文士过此作诗凭吊，无非表达对殉难者甘

文焜忠君爱国，宁死不降叛贼吴三桂气节的景仰。其一:“一死封疆重，孤城战守空。三危兵气动，七日蜡书通。庙倚荒江冷，

关临扼塞雄。荒庭馀古柏
10
，遗响飒悲风。”

[14]
其二:“何处访甘祠，吉祥寺之右。……碧血激不去，早渗山骨透。精入千岁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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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澹撑宇宙。神灵黯江光，寒日外凄瘦。劲节忆当年，泪落不能收。正气无死生，忠魂要橹宿……”[15]这一类诗歌还有许多，如

《青浪滩伏波祠》(傅忆)、《青浪滩拜马伏波庙》(陈法)、《青浪滩拜伏波祠》(潘淳)、《关索岭汉将军庙四首》(王珣)、《武侯祠》

(王守仁)、《小关岭谒武侯祠》(吴中蕃)、《武侯祠后小亭为抚军田公课士处》(吴中蕃)、《题仙人洞》(张景宗)等。 

在清雍正朝改道之前，葛镜桥一直是湖广驿道必经之路，水深谷狭，舟车阻绝，因此平越卫人葛镜捐资建桥的善举获得过往

文士的高度赞扬，诗人们盛赞建桥者矢志不渝的勇气与百世流芳的功业，“卅年持一志，再挫竟成功。安得希贤者，专精似葛

公”[16]，“天堑高深不可穷，洪涛狂啮界西东。……地维缺陷舟车绝，鬼斧神工让葛公”[17]。对于碧波桥，诗人们着重突出桥梁

独一无二的交通命脉地位与价值:“一线黔州路，西南万里通”[18]46，“万里西南道，幽然一径通”[19]47。祝圣桥身居镇远城中，

桥上建有亭台楼阁。当年祝圣桥上魁星阁柱子上有一副楹联“扫尽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劈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

晚清的陈夔龙《游青龙洞佛楼即席奉酬》亦有“缅象桥东迈，一色苔藓苍”
[20]

的诗句，表明曾经有缅甸的朝贡使团赶着大象从祝

圣桥上经过，进入湖广。据史料记载，光绪元年(1875 年)缅甸使者直也驮纪门等携带象队入京朝贡，路过贵阳时，引起轰动。

从行走线路来看，这支象队必定通过祝圣桥。陈夔龙诗中遥想缅甸朝贡使团浩浩荡荡地通过祝圣桥，作为中原王朝子民的自豪油

然而生。 

(三)呈现旅途心境的羁旅诗 

在没有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的古代，除了船，人类更多依赖人力和畜力行旅。对于旅途中的人来说，日间赶路，

夜宿异乡成为一种常态。文士的“路诗”中有大量的作品描写旅途所见、所闻、所感，以此表现诗人思乡怀远，感时伤世，抒怀

艰辛的旅途经历和苦乐悲欢的情感变化。 

1．思乡怀远 

思乡怀远是指漂泊异乡的诗人通过眼见耳闻，描写游子旅途生活的凄楚辛酸，触发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追忆，对故乡的

眺望。如杨慎的“村灯社鼓元宵夜。……当年乐事凭谁话。寂寥孤馆坐愁人，小窗横影梅枝亚”[21]。此外，王守仁的《赴谪次北

新关喜见诸弟》云:“扁舟风雨泊江关，兄弟相看梦寐间。已分天涯成死别，宁知意外得生还。投荒自识君恩远，多病心便吏事

闲。携汝耕樵应有日，好移茅屋傍云山。”[22]王守仁贬谪贵州，身处逆境，忧谗畏讥、强作旷达、萌生归隐的心情，自然流露于

字里行间。而远客思乡，游子怀亲，亦是人之常情。再如张澍的《偏桥晓行》，描写晓行寂寞的景象，同时表明作者生在异乡的

乡愁之苦，章法紧密，情景交融，“膈膊听鸡鸣，颠衣促早程。落星依远树，斜月入荒城。马上萦乡梦，吟来咽水声。家园渺万

里，霜露赴宵征。”[23] 

“道”在行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羁旅诗都是在路上完成的。“道”在羁旅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仅次于“客”。

“道”常象征着出发或在旅途中，这一意象也常使人感到漂泊流浪，居无定所。含有“道”的“路诗”表明了旅人迁徙的劳苦、

羁旅之艰辛。如姜仪的“暮云山堡合，旅望驿楼孤。故国悲游子，青山笑腐儒。”[24]明代“前七子”之首何景明于正德年间奉命

出使云贵，途经云贵走廊第一站平溪卫，亦有佳句:“徒倚平溪馆，天高秋气清。水萤光不定，山籁响难平。夜火云间戍，寒枫

江上城。终宵无梦寐，高枕听滩声。”[25]诗中的玉屏，既是边鄙的苗疆异域，又是独具美学品质的山水奇境，有“姑苏城外寒山

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韵味。作者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际，勾起浓浓的思乡之情，以至于久久不能入眠。这一类诗歌还有

《平越道中望岩间吕仙影》(潘骧)、《镇远道中》(林则徐)、《雪走施秉》(莫友芝)、《清平道中》(魏纯)、《贵定道中》(陶罇)、

《清镇道中口占》(王敬彝)等。 

2．感时伤世 

古代中国，人们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书信难通等因素，总有诸多挂念，不能说走就走，即使走在路上，也对家人牵肠

挂肚。此外，诗人们追求政治理想的过程大都困难重重，难免在诗歌中表现出对宦游的厌倦、反抗及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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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诗”中感时伤世的情感尤为强烈，大量的羁旅诗抒发着诗人们复杂的情感，有苦有乐，苦中作乐。“苦”来自于诗人宦海浮

沉、道阻且长、前路茫茫的羁旅体验，“乐”来自诗人心怀天下，对理想的坚持与守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如“欲扫蛮烟愿未酬，南征一曲怨壶头。丈夫裹革寻常事，休念平生马少游。”
[26]
 

晚明李贽在《焚书·杂说》中谈到为文时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

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

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27]现实生活中，诸多文士往往郁郁不得志。他们坎坷人生的

现实背后，隐藏的是社会理想破灭后的自我心灵救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士，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入世不可得与出世不可

为的矛盾心理。在入世与出世的纠结中，更多的文士选择了“禅意”的人生，在诗歌世界里追寻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田园生活。“路诗”感时伤世的内容直接源于西南与中原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即使是本地文士外出，亦对艰辛的旅

程苦不堪言，中原的文士更加难以入乡随俗。羁旅行役之人需要主动去适应旅途的艰辛，这意味着人的心境亦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 

莫友芝系贵州独山人，因事乘舟从施秉至镇远，作诗描写云贵走廊山水的奇险，表达旅途如人生的惆怅，把写景与感时伤世

结合起来，山水灵动、充满活趣。“石门重百关，天影割一缝。去来讶无路，大笑落深瓮。幽奇幻神怪，鞭箠杂麟凤。高岩削仍

皴，清籁断还弄。……同侪竞歌赏，登岸惜倥偬。追逋失已多，回首如一梦。”[28]莫友芝的好友黎兆勋也在这条路上作《十月十

五贵定旅舍寄家人书题后》，其中“念我迢迢寄紫绮，知君脉脉凋朱颜。……浊醪买醉不论价，坐听邻歌双髻鬟”[29]，表达人生

苦短，光阴易逝的心境。还有一些官员在旅途中常作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的诗歌。如萧显的“勤民六事

愧难尽，岂有涓埃答圣恩”[30];王守仁的“畎亩投闲终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31];骆问礼的“报国常存留犊意，忧民还续捕蛇

篇”[32]。 

3．旅途抒怀 

旅途抒怀，即“移情别恋”以转移注意力，移步换形以寄托情怀。在旅途抒怀诗中，诗人往往是借事物来抒发行旅情感，而

不是纯粹的咏物、咏怀。诗人对种种景物的歌咏并不是重点，而是以文士的现实遭遇、生存状况和理想追求为主，借物表达诗人

的自我感受，这也是其区别于山水诗、吊怀诗的地方。羁旅行役之人仕途受挫，常于旅途中触景生情，于困境中发现、体悟人生

真谛，以此来调适自己的情绪，获得心理的慰藉，消解行旅途中的愁苦与落寞。 

唐代白居易放于江州，寻访地方特色歌谣，于酒肆遇见同为天涯沦落人的琵琶女，怜人以自怜;宋代苏轼遭贬黄州，多次游

览赤壁，纵情山色美景，释放消极情绪。清代阮元曾任云贵总督，经过贵阳时作《翠微阁》一首，写南明河的秋景，清越爽逸，

舒淡有致，抒发作者高官独任，意气风发的心情。“水南小阁题名后，一段林峦未可忘。黄叶多时有霜气，翠微空处即秋光。眼

前画意任舒卷，溪上诗情谁短长。莫怪阑干人倚久，勾留清景是斜阳。”[33] 

林则徐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七月，赴云南任乡试正主考官，途经镇远，因叹行程之险，作诗以记录沿途情状。“两

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盘陟崩石来无端，山前突兀复有山;肩舆十步九扶掖，不尔

倾蹶肤难完。传闻雨后更险绝，时有奔泉掣山裂;此行幸值晴明来，峻坂驰驱九已折。不敢俯睨千丈渊，昂头但见山插天;健儿撒

手忽鸣炮，惊起群山向天叫。”[34]此诗写尽贵州山之险峻，水之幽深，岩之陡峭，路之崎岖，虽然是对自然景物的白描，但作者

主要是感慨人生前途履险如夷，有进无退之心境尽显其中。 

偏桥卫柳塘渡口系湖广驿道必经之地，历史上多次建桥，屡遭洪水冲毁。明清时期商贾、官员往来繁忙，船工摆渡，彻夜不

休。偏桥卫人陈珣作诗“楚水黔山一路遥，月明两岸忆长条。临河莫怨公无渡，还踏东风过小桥”[35]，成就了偏桥八景之一“柳

塘夜渡”。诗人即景遣怀，意绪轻松，风姿潇洒。“还踏东风过小桥”，足见作者坦荡乐观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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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庠的“民夷已定非前日……近卫设州如倚柱”[36]诗句，一方面反映云贵走廊沿线卫所的民风淳朴、社会安定，另一方面道

出明代设置边卫的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能较好拱卫附近州县的安全。此外，“土獠便踈放，官军苦送迎。筹边绩底定，功

莫为平平”
[37]
则表达作者对驿夫负担沉重的同情，对西南边鄙成为多事之地造成百姓苦难的省思。 

(四)往来酬唱应和的酬和诗 

酬唱应和指的是文士之间相互写诗词赠答酬唱，既可以是同时代的人，也可以与古人神交互动。“路诗”中有一定数量的应

答酬唱、题赠对和之作。文士用诗歌相互酬唱应和的过程中，结合个人遭际和感慨直抒胸臆，其诗歌无论是题材的拓展，还是思

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创新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 

最为常见的酬唱应和诗歌叫次韵或和韵，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也叫步韵。云贵走廊“路诗”中的酬和诗主要

是针对一个景点而作。如，艾世美的《碧波桥》:“一线黔州路，西南万里通。碧波翻锦鲤，青壁挂长虹。峡响多因雨，山鸣不

为风。石阑堪驻马，宛在画图中。”[18]46贵州陵峦丛错，山高水险，桥梁以及四周险峻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千姿百态、神奇灵秀

的自然景观，然而外界始终认为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38]。诗人生于斯长于斯，对此自然环境之美具有深刻的感受和

认识，从碧波桥看到碧波、青壁、石阑、山峡，如置身画卷，特别是对七盘九曲度涧越壑的贵州古驿道，不责难其艰险，而着眼

于其一线连通西南万里，更反映诗人对乡土的热爱。刘邦基的《次韵艾尊五游碧波桥》:“万里西南道，幽然一径通。游鳞翻白

浪，驻马踏青虹。岩峻长栖雾，溪深易作风。桃花开不断，人在武陵中。”[19]47和诗从三方面来写碧波桥，一是其作为西南交通

命脉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一径”而通“万里”;二是其在崇山深谷中的险隘，“岩峻”而“溪深”;三是其“桃花开不断”，俨

然有陶渊明笔下的意境，世外桃源的画卷跃然纸上。由于年代久远，有的一组和诗者已是有尾无头，只能看到和诗，原诗作者反

因和诗得以留名，当然也不乏和诗借助原诗作者的名气拔高自己。如《平溪馆次王文济韵》(王守仁)、《怀重庆朱明虹使君，次

原寄韵》(骆问礼)、《和刘禾浇〈游飞云岩〉韵》(张云霱)、《登甲秀楼步西林相国韵》(陈澂)、《黄平道中颇忆南明河水月寺用

东坡〈题寿星院寒碧轩〉韵》(袁思韠)等。 

(五)多彩民俗竹枝词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贵州历代诗人创作了若干民歌体文人诗，描写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一般将这一类的诗歌题材

称之为竹枝词。当代学者将黔省的竹枝词辑成《贵州竹枝词集》，实收100 人 115 题 1774首竹枝词。诗人们从云贵走廊经过，沿

途随手用诗歌记录民俗，文字间流露出对苗民无忧无虑田园生活的羡慕 11。同时，难免对苗民的某些风俗习惯有不够客观的描写。

这种“浅描”型的竹枝词，在云贵走廊“路诗”中比较常见，只是许多竹枝词未注明地点，不好妄断为走廊旅途中创作，本着宁

缺毋滥的原则，较少入选“路诗”。 

康熙朝贵州巡抚田雯的《相见坡山歌》12:“上山荦确西复东，下山花开一箐红。半滑半干石当路，乍晴乍雨笠摇风。干備缠

腰布裹头，猿啼鹧叫四山秋。下来千尺商讹道，固麦呵交好自由。奈此翻浆白汗何，赶场大弄不停梭。歹鸡后岭望前岭，雅务小

坡愁大坡。唇下芦鸣月下跳，摇铃一队女妖娆。阿蒙阿孛门前立，果瓮人来路不遥。”[39]镇远与施秉之间的相见坡全程达数十里，

田雯沿途所见苗民穿着漂亮的苗装，赶场、唱歌、跳舞、吹芦笙、喝酒、吃肉，一派祥和的田园生活景象，同时诗歌透露出旅程

遥远，山路崎岖，行路艰难。 

雍乾之际邹一桂任贵州学政时，画《山水观我》22幅并分别题诗，其中 17幅与贵州有关，诸多走廊美景因邹一桂的山水画

得以流传千古。在《相见坡》13中题诗:“偏桥桥东相见坡，行人听我唱苗歌。吹芦大踏月皎皎，摇铃暗陪声鸣鸣。前坡草长苦雅

务，后坡石滑愁商讹。阿孛阿交在前店，阿蒙歹鸡方陟献。回头相见不足奇，去去忽然还对面。山坳固麦趁泉流，山前果瓮人不

休，人不休，鹃啼鹧叫延风秋。”[40]这首诗夹杂用了大量苗语，表现苗人喜欢喝酒、唱歌、吹芦笙的风俗，建构一幅桃花源的苗

寨风光，颇富民族特色。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令人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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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直隶人李中简出任云南学政，往返经过贵州，作有《黔中竹枝词》描写贵阳城南铜鼓山一带布依

族吹芦笙、跳花场、头戴银饰等民俗:“铜鼓山头雨半晴，竹王祠畔沸春声。吹芦打鼓跳花去，两部银钗照眼明。”[41]有的竹枝

词着眼于表现苗人的勇敢无畏，如“叠嶂曾无三尺平，盘江狭处铁桥横。短裙窄袖花蛮女，宛在秋千索上行。”
[42]

盘江铁索桥，

行者动摇，然而“蛮女”却像荡秋千一样轻松通过，毫无惧色。 

五、结语 

长达六百多年持续不断创作的云贵走廊“路诗”，成就了许多的“路景”。清初文士江闿感慨道:“斯二者(飞云岩、凭虚

洞)，虽远在天末，僻处一隅，犹当黔之孔道，名虽未著，人尚得过而惜之。黔之不近孔道，灵异奇特或有过于斯二者，湮没不

传，不知凡几。”
[43]

尤其是宦游诗人、行旅诗人、贬谪诗人，题咏走廊山水风物，描写走廊民俗风情，赞誉黔省历代英杰，凭吊

歌咏走廊历史文化遗迹。通过他们的诗歌扩大了走廊景观的知名度，建构了苗疆的“世外桃源”意象，提升黔籍文士的社会认可

度，彰显了黔省英贤的“美声”，发挥了积极的文化传播效应，云贵走廊成为贵州本土文化与客籍文化融合互动的“文化线路”。

当然，宦游诗人、行旅诗人毕竟是过客，或耗费数日，到达省城贵阳;或耗费半月之久，通过黔境，北往常德，南至昆明。他们

来去匆匆，留下几首诗歌，雪泥鸿爪。对于贵州而言，他们旅途中创作的“路诗”，丰富了贵州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形塑了明清

时期云贵走廊独特的“路景”。 

从一条文化线路上创作的诗歌，可以看到一个长时段内人群行走的线路和活动的轨迹，看到的是同一个走廊空间的不同文

士的生存方式、关注话题及聚焦对象，以及他们同走一条线路、同饮一江水或共同面对一个景观、文化遗迹时，各自心理感受的

差异。许多“路诗”描写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遗迹，凸显了驿道沿线景点的地理特征和文化特色。云贵走廊“路诗”就贵州文

学史而言，可能仅仅是一个被遗忘的长时段的“路域”文学现象，却在道路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

文士表情达意方式的转移，民国时期黔省交通线路的改道，汽车运输业的兴起，驿道的废弃，云贵走廊“路诗”成为一种难以重

现的文学奇观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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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钱邦芑．葛镜桥[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26-127． 

[18]艾世美．碧波桥[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9]刘邦基．次韵艾尊五游碧波桥[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20]陈夔龙．游青龙洞佛楼即席奉酬[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441． 

[21]杨慎．踏莎行·贵州尾洒驿元夕[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5:72． 

[22]王守仁．赴谪次北新关喜见诸弟[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9． 

[23]张澍．偏桥晓行[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65． 

[24]姜仪．安庄道上口占[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5:31． 

[25]何景明．平溪道中[M]//黔诗选·明清部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8-9． 

[26]陈法．青浪滩拜马伏波庙[M]//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814． 

[27]李贽．焚书·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97． 

[28]莫友芝．自施秉放舟至镇远[M]//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1272． 

[29]黎兆勋．十月十五贵定旅舍寄家人书题后[M]//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1321． 

[30]萧显．宿普利驿[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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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王守仁．平溪馆次王文济韵[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5:46． 

[32]骆问礼．怀重庆朱明虹使君,次原寄韵[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5:100． 

[33]阮元．翠微阁[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48． 

[34]林则徐．镇远道中[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63． 

[35]陈珣．柳塘夜渡[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68． 

[36]沈庠．普安卫[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4． 

[37]王世隆．过白水驿有感[M]//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5:82． 

[38]佚名．黔中常谚·三首[M]//黔诗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311． 

[39]田雯．相见坡山歌[M]//贵州竹枝词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9-10． 

[40]邹一桂．相见坡[M]//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420． 

[41]李中简．黔中竹枝词[M]//贵州竹枝词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23． 

[42]朱茂时．黔中曲[M]//贵州竹枝词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3． 

[43]江闿．辰六集·澹峙轩诗序[M]//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1672. 

注释： 

1参考资料:冯楠总编(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笔者尽量按时间顺序来排列诗人,为

节省篇幅,时间信息从略。 

2参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3《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黔诗选·明清部分》《贵州竹枝词集》,均前引

书。 

4 驿道多次改线:康熙九年(1670 年),贵州增设了重安驿、杨老驿、黄丝驿(参见张澍:《续黔书》,载顾久主编《黔南丛书》

第 10 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19 页);雍正七年(1729 年),清廷批准从镇宁州属黄果树岔开新路,改经郎岱厅(今六枝

特区)毛口渡北盘江至普安州蒿子卡与旧路相接。雍正九年(1731 年),清廷批准“由黄丝驿以下之虎场营分路自鱼梁江直达杨老

驿”,新路避开武胜关、陡箐营、葛镜桥等处险要,减少平越驿,将黄丝驿移设酉阳驿;乾隆十八年(1753 年),开滇黔驿道(即云贵

走廊)老鹰岩新路,自上寨驿三十里经白沙过老鹰岩(参见斯信强:《七百年滇黔驿道考》,载《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 4期)。 

5 统计表入选诗歌的标准是:如果从诗歌的标题或内容判定属于湖广驿道线路经过的城镇,但所著不在驿道上,则不予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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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贵阳城皇华驿在今都司路一带,城内景点仅考虑甲秀楼作为地标性建筑,系文士进城歇脚必游景点,其它景点东山、黔灵山等则

不予入选,以免泛化。黄果树瀑布在云贵走廊附近,文士常慕名绕道前去游览,乃入。此外,诗歌虽系本地人所写,但描写的确实是

湖广驿道线路景点,则给予入选。如《冯虚洞》《碧波桥》《次韵艾尊五游碧波桥》《柳塘夜渡》等。 

6 据统计,明清两代文士创作的与飞云崖有关的诗歌有 220 首之多(参见解培九编注《飞云崖诗萃》,北京:中国文化出版

社,2012 年版)。以此测算,云贵走廊“路诗”当有 1000 首以上。 

7资料来源:(清)唐树义、黎兆勋、莫友芝,等编著,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清)陈田,

辑,张明,点校:《黔诗纪略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贵州省历代诗文选编辑委员会,编:《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

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选编:《黔诗选·明清部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潘超、

张贵东,主编:《贵州竹枝词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闫平凡:《明代贵州驿道资料钩沉》,前引书,等。明代云贵走

廊无相关龙里、威清、普定卫的“路诗”入选,故本表无显示。 

8 明代武侯祠在云贵走廊有施秉、贵阳、关岭三处,王杏和王守仁系浙江人到贵州任职,其时黔省下游偏桥卫诸葛洞(附近有

武侯祠)水道未开辟,最有可能游览的是贵阳涵碧潭(今甲秀楼附近)一带的武侯祠。 

9迭水即今天的黄果树瀑布。 

10 盘江铁桥在永宁州西三十里、安南县东四十里,为入滇通道。 

11 资料来源:《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黔诗选·明清部分》《贵州竹枝词集》《明代贵

州驿道资料钩沉》,均前引书;王敬彝:《柳瘿庵诗钞》,载许先德、龙尚学主编《贵阳五家诗钞》,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年

版,等。 

12 镇远至平溪(玉屏),途中有伏波庙,中间一段须渡沅江。 

13 原诗作者自注:“在飞云岩下。” 

14 贵阳鄂公祠原在翠微园内。 

15 从宋至的诗歌《飞云岩》《龙里》,可推测其赴贵州任乡试副主考官,行走的是云贵走廊玉屏至贵阳段。 

16《黔中杂咏》系组诗,诗歌所涉地点有黄丝驿、麻江、黄平、偏桥、诸葛洞等,故归入走廊途中的分类。参见(清)戴瀚:《黔

中杂咏》,载《贵州竹枝词集》,前引书,第 314-315 页。 

17《柳瘿庵诗钞》,前引书,第 94-98页。限于篇幅,其诗未能一一分析,内容大抵不超过笔者在下文提及的五种分类。 

18 甘文焜以阅兵至镇远,时督师者叛变清廷响应吴三桂。甘文焜遣使驰奏,七日抵京师。诗中的古柏即甘文焜自缢处。 

19 因诗歌中大多以苗家、苗人、苗蛮等指称贵州的少数民族,所以有的诗歌描写的民俗无法确定族属。 

20 诗歌中用汉字记苗音,意译为:商讹(放牛)、固麦(吃饭)、呵交(饮酒)、大弄(日午)、歹鸡(坐)、雅务(难行)、阿蒙(母)、

阿孛(父)、果瓮(行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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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诗歌中用汉字记苗音,意译为:雅务(难行)、商讹(放牛)、阿孛(父)、阿交(饮酒)、阿蒙(母)、歹鸡(坐)、固麦(吃饭)、

果瓮(行役)。 


